
第六章 結論 - 163 - 

 - 163 - 

 

 

 

第六章 結論:兩個範式的建立 

 

  五○年代一個巨變的時代，在以往都以單一論述與觀點審視之，如今多元文

化的出現，必將為其開發不同面目的思考，張秀亞與艾雯就是一個例子。 

  昔時論及五○年代的文學，多數以「反共懷鄉」文學一詞概述，且採用否定

的論點：「白色的荒涼」、「文學的收成還是等於零」。如今多元價值的判斷還給了

五○年代文學應有的評價：王德威將其視為傷痕文學、齊邦媛則認為若將五○年

代的文學，以「反共懷鄉文學」一筆帶過，這樣的評價太過簡化，希望能為其重

新詮釋。 

  相較於五○年代的小說獲得了平反的機會，五○年代的女性文學又被如何看

待？范銘如以「台灣新故鄉」重新詮譯了五○年代女性小說的價值，她試著以「空

間閱讀法」審視五○年代女性小說中的空間意涵，提出將台灣為女性書寫空間的

隱喻。又以「台灣文學的『小』女聲」透視了五○年代女性作家小說文本當中的

女性意識。反觀五○年代的女性散文，依然是使用過去的評價，認為她們「汲取

寫作素材的範圍太狹」、她們「所寫的差不多是身邊瑣事，讀她們的作品，彷彿

不知道是在這樣驚心動魄的大時代裡」，這些觀點都否定其文學的價值，有失偏

頗。因此五○年代的女性散文如今還是待墾拓的田園，而我們必須在「當代」、「台

灣」、「五○年代」、「女性」、「散文」這五重邊緣化中，重新檢視五○年代的女性

散文的價值，以開拓出文學的新版圖。 

  在五○年代的女性散文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範式，分別由張秀亞與艾雯

建立起來的。她們以「美文」的方式書寫散文，成績有目共睹，本研究已分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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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面向與視角進行分析，期建構出這些值得注意的範式： 

  第一個面向為：在作家的生平背景上，試圖以時代背景為經、個人生平為緯，

劃出二位女性作家的歷史座標。五○年代的政治與社會因素影響下，產生了「國

家文藝體制」，深刻影響當時的知識份子。而在這些文學組織之中，「台灣省婦女

寫作協會」是由當時的女性作家組成，她們有著共同的時代背景、共同的游離歲

月、共同擔任新舊文化交流的橋樑，形成了當時文學界的特殊現象，張秀亞與艾

雯亦是成員之一，「婦協」成立使得女性作家們擁有發表作品的管道及屬於自己

的社團，無形中更激勵了女性作家們的創作力。 

在作家個人生平中，張秀亞出生於燕薊平原，父母的教育，啟發了對文學的

熱愛。求學時的古都，是她在文藝界嶄露頭角的開始，北平、天津的一景一物，

都成為最深戀的回憶。避難的山城是她一生重要的轉捩點，在這裡她為人妻、為

人母，卻也痛失愛子，痛失婚姻。接著來台定居，此時她在藝文界大放異彩，出

版的作品及譯作已近六十部，詩文曾被譯為韓文、法文及英文，美國三所大學更

以「張秀亞作品」作專題研討。而文訊出版社亦計劃在 2005 年出版個人作品全

集。艾雯出生於山明水秀的江南，故鄉是她的最愛。中日戰爭爆發，避難江西，

輟學就業，任圖書館管理員，也因此飽覽群籍，並參加多項徵文，獲得不錯的成

績。來台後定居屏東，專任寫作，除了出版多部散文與小說外，亦在報紙副刊與

期刊上刊登專欄，此時被全國青年票選最喜閱讀文藝作品及崇敬作家。之後遷居

台北，依然專心從事文藝創作，後因身體微恙，停筆多年，但心中仍掛念寫作一

事。在作家個人生平與時代背景交互驗證下，我們看到張秀亞與艾雯在五○年代

文壇上優秀的表現。 

  第二個面向為及分析兩位作家的散文藝術的演出。張秀亞散文的藝術造詣，

期以其散文中的人生關懷主題、散文創作觀與藝術特色建構之。我們將張秀亞的

散文文本分析歸納之後，可以發現她在懷舊憶往中孕育了文學新生命，透過文

字，作者將我們帶入她的過往歲月裡，看見她生長蛻變的痕跡。而對她所喜愛的

大自然及孩童的描述，形成了「自然與溫情的謳歌」此主題的內容。在文中她時

常讚美著「愛」──這至高無尚的感情，這樣的認知來自於她的宗教信仰，在散

文中描述許多有關宗教的事物，形成了「宗教的關愛」此一主題的內容。此外張

秀亞早期的散文作品中透露著些許的滄涼的心境，這與她失婚的遭遇有極大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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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因此歷經滄桑的婚姻告白成為早期散文中的主要內容，晚期作品則著重於對

文藝的觀照，這與她博學多聞，學貫中西有密切的相關性。 

至於在散文創作觀方面，張秀亞認為在創作散文時一定要清楚的是：「在文

字中要表現的是什麼，用什麼然後執筆，以思想為主體，情感為核心，想像添翼，

靈感染色彩，自然能成功一篇音調鏗鏘，叶合雅麗的美妙文章。」以這句話為基

礎，我們可以分析出張秀亞的散文創作觀，她認為創作的態度應是寫我深知與感

知，且嚴肅為之的；正因如此創作的內容是描寫現實且重視細微的；而創作的技

巧則以想像為羽翼突破時空的限制；再者在創作的藝術上應特別重視節奏、色彩

與新詞彙的熔鑄；而「詩化散文」成為她創作的意念。 

張秀亞散文藝術特色，張秀亞以書寫美文揚名，因此對於美文她不遺餘力的

經營與嚐試，這些是透過詩意與詩藝而達成的。所謂詩意，就是使文章充滿詩境，

以文作畫或引詩詞入文都為了增加文章中的意境美，而在詩藝方面，則取法於詩

的特色──節奏之美，再加上色彩的渲染，及意象的運用使整篇文章內含詩語。

在述寫視角方面，張秀亞較常採用靜態與微物的視角，多從靜態微物的點出發，

馳騁自己的想像之後，擴大成整個線與面，因此從小處著墨，卻能涵泳整個天地。

在文章的用語基調上，張秀亞多使用獨語式的告白用語，是屬作者與自己靈魂的

對話方式。最後是意識流的創作筆法，此一概念在張秀亞早期的散文文本之中就

可看出，我們可以發現她試圖將小說或詩的創作技巧融入散文創作當中，這樣的

嘗試使得散文產生質變。 

  至於艾雯散文的美學演出可以散文的主題類型、散文創作意念與實踐及技藝

的追求呈現出。分析艾雯的散文主題內容，我們可以發現她對懷舊散文的經營，

表現了其對故鄉的眷戀。生性喜愛花花草草，被稱為文壇「綠手指」的她，懷舊

憶往的媒介往往是透過花草，引領她回到愛戀的過去。而在她的早期散文中表露

出她對「母親」這個角色的歌頌，這種溫柔敦厚的母愛，她是接受者亦是付出者，

母愛是女性作家最易感受到，也許是角色使然，因此母愛成為女性作家永恆不墜

的主題之一。詠物是一個文體成熟的表現，艾雯的在散文中將詠物的技巧發揮到

了極致，且以《花韻》為代表，她在詠物當中賦予所詠之物豐富且飽滿的意象，

令人讚嘆。接著是在地的人生小景，刻劃出台灣的風土民情，而其中所奏出的田

園牧歌，展現恬淡的心境，艾雯一生喜與自然為伍，在台灣曾居住屏東、岡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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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樸小鎮之中，縱使移居北台灣亦選擇新店、天母近都巿的郊區，足見她對自然

的眷戀，這也成為她的主題內容之一，最後是遊旅書寫的嘗試，一系列的國內遊

旅散文書寫成為一種嚐試，一種觸角的延伸。 

相較於張秀亞，艾雯少有專論散文的篇章，但她的散文創作意念可從其散文

文本中琢磨而出。經過歸納分析，我們可將艾雯的散文創作觀分為三點：分別為

正確的思想與真摯的情感、意境的創造與特有的風格及多變的散文的形式與精鍊

的文字藝術。而艾雯對於散文技藝的追求可分為三點：艾雯的散文文本之中亦充

滿了詩情畫意的境界，「以詩為文」成為其散文藝術特色之一。對於詩意的營造，

艾雯是透過以文作畫，使文本之中呈現著如詩如畫的意境，其次引詩詞入文，使

詩詞中的境界與散文中的意境互為映襯，增加詩意。至於詩藝的取法，則包含了

鮮明的節奏、飽滿的色彩與豐富的意象。以詩為文正是「美文」的精神，艾雯散

文文本之中正體現如此的精神。「詠物」是艾雯散文文本之中重要的主題之一，

所詠之物無所不包，且艾雯詠物的筆法往往與人生哲理相互映襯，如此的述寫視

角亦成為其散文文本的藝術特色之一，可以看出艾雯將哲理溶入生活的用心。而

最後是對話式的晤談用語，讓讀者更貼近作者，讀其文章有如與老友話家常，在

對話的過程之中，作者與讀者的情緒得到了抒發，情感得到了宣洩。 

第三個面向則是著重於這兩位作家散文文本中的女性書寫特質與意涵，我們

發現張秀亞與艾雯散文文本之中所表現的女性書寫的特質與意涵有四個部分：第

一部分是懷鄉、懷舊的主題意識，產生了對人情原鄉的追憶與眷戀，所追憶的是

她們那段不可復得的歲月，張秀亞與艾雯同樣身處亂世，生命有如無根的浮萍，

又因因緣際會共同落腳於台灣，經過歲月無情的洗禮及人世的考驗，使她們成長

不少，但「家鄉」是她們始終難以忘懷的空間，「童年」是她們始終難以忘卻的

歲月，而這些所指涉的不單單是懷鄉或懷舊而已，其背後所保有的女性空間與意

涵更值得我們注意。 

「在地化」的書寫是第二個部分，在五○年代反共、懷鄉主題大行其道之時，

許多女性作家已將眼光放在台灣，開始敘述在台生活的點點滴滴，這時她們作品

中的「空間感」較「時間感」更為顯著，張秀亞與艾雯就是其中的例子。為了體

現在地化的精神，她們選擇細微的事件表現最真實的感情，且有意識的描寫生活

中的瑣屑，張秀亞曾表示，「有意描寫生活的瑣屑，那不是避重就輕，而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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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活的最微細處，反映出那顛撲不破的堅實真理」。也就是說即使是生活當中

最細微之處，亦隱含堅實不滅的道理，以小見大，這樣的真理更貼近人們的生活。

艾雯亦曾經說過：「一切的藝術永遠是聯繫著時代的」，因此她取鏡近身之事，將

藝術與大眾的生活聯結。既然一切藝術是必須與時代聯繫，所以作家必須從生活

的現實面著手，將人民大眾生活中的希望與理想表現出來，這就是作品好壞的衡

量標準，而現實當中的細微更能展現出真實。 

第三是在張秀亞與艾雯的文本中，透露著母性與女性的掙扎和調合，在她們

文本中可見處處充滿母性的光輝，母親是女性命運中注定的角色，是屬於傳統文

化規範出來的，尚未脫離父權文化的論述，是社會上所賦予的角色。但在張秀亞

的文本中亦呈現著不願受傳統禮教的束縛，如她以「完整的心靈，完整的情感，

一如珍貴的瓷瓶，一經破碎再也不能恢復原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態度，

面對丈夫的背叛，一反傳統女性在面對婚變時委屈求全的態度。除此之外對於「寫

作」這一志業，張秀亞與艾雯在她們的散文文本之中都曾透露出主婦在面對此一

志業時，所出現掙扎的心理與兩難的局面。但面對生活中因性別而產生的不平等

的狀況，都在她們母性的暈開與渲染下得到了調和。 

最後是真實人生的感悟，在人生當中應追尋的是真善美，如此的境界一直是

張秀亞對自己作品的要求，正如她說：「我永遠服膺佛克納的話：『在寫作裡，只

容心靈那些永恆的真理，──就是愛，光榮，惻隱，自尊，感情，犧牲！』」，因

此寫作是為了表達心中那份愛。同時艾雯也將「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列為其為文

的目的之一，而這又與女性的寫作特質有密切之關聯。 

我們藉由三個面向建構出張秀亞與艾雯的散文特色，以證明這兩位作家在五

○年代女性散文中有著重要的地位，這三個面向分別為：其一是對張秀亞與艾雯

所活躍的年代與本身生命歷程的介紹，將時代與生命做一連結。其二就這二位作

家的散文成就做評介，分別以其散文文本的主題內容、散文創作觀與散文文本的

藝術特色三個層次組合而成。其三為她們在散文文本中所呈現的女性書寫特質與

意涵。希望藉由這兩個範式的建立，為五○年代女性散文所受到的誤解提出辯

駁，更希望從「當代」、「台灣」、「五○年代」、「女性」、「散文」這五重邊緣化中，

開拓出文學新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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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在這文學的新版圖中，可以發現由張秀亞與艾雯所建構的兩個範式。

一個是屬於「詩化散文」的範式，追求的是散文的「純粹化」，另一為「私密散

文」的範式，追求散文的「私密化」。 

以張秀亞而言，她以美文的形式書寫散文，瘂弦認為她的散文是接續何其芳

之後的另一個高峰，並將中國的五四傳統帶來台灣，在五○年代這個斷裂的時

代，另具意義，因此藉由這個範式的建立，我們看到了散文與詩的交融，亦就是

「詩化散文」；我們也看到了小說與散文的交流，這裡所指為張秀亞將意識流小

說的技巧，帶入散文之中，這些都帶給散文多多少少質變的影響，也奠定了將來

散文與其他文類交融的基礎，之後散文出位的情形也以此為起點。因此張秀亞所

建立的範式，應為「詩化散文」，她所追求的是散文的「純粹化」，企圖在生活中

發掘美的存在，淨化生活中的雜質，將藝術帶入生活與文學之中，因此她的散文

創作充滿了詩的純度與藝術的純粹。而在她的詩化散文中所使用獨白式的告白用

語，是屬於作者與自身靈魂的對話，如此的書寫用語，使她的散文中漾著一股詩

意，亦使詩化散文中的意境更為悠遠。 

至於艾雯所建立的範式，即為散文體裁的多樣性，艾雯喜採日記體與書信體

的散文體裁，並且大量使用。散文較其他文類而言，是極私密的文類。日記體與

書信體亦是最貼近作者的體裁，而將這些體裁使用於散文當中，再加上文字藝術

的鎔鑄，呈現出私密的語藝，將使現實更真實，亦成為日後女性作家在書寫散文

時喜採用的體裁。因此艾雯所建立的範式及為「私密散文」，她追求的是散文的

「私密化」，透過本身情感的深掘，利用日記體與書信體的形式，與對話閒談的

用語，拉近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作者經過書寫，抒發生活中鬱結煩悶的情緒，

讀者透過閱讀，也撫慰了不安的靈魂，至此創作與閱讀都成為一種治療的過程。 


